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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沐雪徜徉者
阿 成

    冰城的冬天毕竟是冬
天。然而不然，前几日堂
堂的雪国竟然冬雨缠绵，
有的地方甚至还下起了哗
哗宏响的中雨，街上的行
人，冬装雨伞，完全没了
冬季的气象。难道是童话
中的红鼻子哥哥和蓝鼻子
弟弟喝醉了吗？

忽焉一日，天
空居然飘起了柔曼
的小雪，浅浅的西
风也随即走起。天
寒好个冬啊。这样难得的
气象决计出去走一走。可
去哪里好呢？思来想去，
还是到雪城的老街中央大
街去走一走吧。疫情防控
期间的羁绊已经多日没去
那里了，既然在雪中想起
它，那就是说咱心里还惦
念着它呢。

下午 4点，吾城的天
就彻底黑了。今天的气温
不算很低，仅仅零下 9度，
但感觉格外地冷，可能是
前几日暖风小雨之故。中
央大街两侧辅街的停车场
在苍茫的暮雪之中，生意
显得有点冷清。刚把车泊
好，管理员便走了过来。这
一次与过去不同，
管理员说，你交 7

块钱就可以随便停
了。那就恭敬不如
从命了。

雪下得中央大街已经
少了往日的热闹。街上的
行人只有往日的一成，仿
佛进入了时间隧道，又回
到了 70年代的城市光景。
寥寥的行人之中，可以肯
定地说，既没有从乡镇过
来采购、消费的农户，也没
有外地观光的旅客，多是

一些中老年人。我想，这些
人大约都是本地人罢，似
乎跟我一样，也是惦念着
到这条街上，在小雪中走
一走，享受一下天籁之泽。
沐雪徜徉之间，但见中央
大街两侧的大部分商家已
关张，所有餐馆均不卖堂

食，但家家都有外卖的服
务，这倒是很人性化的。其
实，前来买外卖的人也是
极少的，偶尔见快递小哥
从那里一闪，又迅速地消
失在迷蒙的雪幕之中了。
我看到一家西餐厅卖

俄式面包。在过去，到这
家餐馆买大列巴是需要排
队的，但现在只有一两个
人。我过去一问，那种大
如脸盆的原味大面包已经
卖光了（过去有一句顺口
溜说，“哈尔滨的面包像
锅盖，喝啤酒像灌溉
……”），倒是有那种长方
形的“枕头面包”。夫人
说，对面那家西餐厅有大

列巴。于是两个人
便走了过去。这家
西餐厅的外卖同样
冷清，可能是外卖
的生意并不好，所

以，玻璃柜里外卖的小食
堆如山。在对方期待眼神
下，买了几样以为俄式的
吃食。首选自然是那种俄
式大列巴。这种硕大的俄
式烤面包，在国内似乎只
有哈尔滨最棒，很少添加
各种香料、奶油之类，纯
粹的原味面包。大约十年
前，我曾在德国的柏林见
过，顿感亲切，长相思兮
勿相忘。这里卖的列巴圈
儿样子倒是怪怪的。先前
的列巴圈儿都是少儿的食
品，不很大，手镯似的。
这里卖的列巴圈儿居然这
么大，不妨买一袋尝尝。
至于巴沙熏鱼，同样的形
象，儿时曾在寄宿的苏联
人办的红十字幼儿园里吃
过，单是不知道眼前的熏
鱼是否有同样的品质。说
起来，哈尔滨人最爱的莫
过于大马哈鱼了。这种命
运悲怆的鱼至今菜市场里
也有卖（它们不远万里从
白令海峡游到黑龙江的乌
苏里江，在它们的“蓝色
的墓场”那儿，抛下鱼籽

后便纷纷殉命了。周而复
始，代代如是），我常会
买一点生的大马哈鱼回来
自己制作。至于那种酱红
色包装的俄式香肠，前几
年在俄罗斯贝加尔湖旁边
的一家便利店倒是见过
的，我站在那儿思想斗争

了好久，以为价格
不菲，便忍痛割爱
了。但那绝对是货
真价实，肠衣里包
裹着的完全是上等

的精肉，与当今哈尔滨卖
的香肠略有不同。哈尔滨
的香肠自然也是俄式香
肠，两者之间除了风格不
同，味道则更偏重于中国
人的口味了。不过，在俄
罗斯的火车上，跟我喝没
有酒精的“零号啤酒”的
同行者，他居然买了这种
肉肠。尝了几片，真的是
非常好吃，故而留下了很
好的印象。这次见到，就
毫不犹豫买了一根。营业
员说，买一送一。哇，真
好。这次还买了烤仔鸡、
藤椒肉肠、茶肠，等等。
演绎当代驴友的一句话
说，“来一次说吃就吃的
西餐”。想想自己一把年
纪如此地爱吃，不禁哑然
失笑。
回到寒舍，依样摆上

餐桌，各款居然比预想的
要好。虽说列巴圈儿大且
蠢，似乎是集体农庄留着
山羊胡子的伊万大叔，或
者胖得像啤酒桶似的娜达
莎大婶的烘焙，但它纯粹
的俄式，居然还有点儿
“恰巴塔”的味道。在其
淡藕色的面皮上依稀可见
细碎的、青翠的香草
末———这分明是懂食客的
面包师所为呀。吃的时候
才发现买错香肠了，这是
一种鸡肉肠，不过，里面
的藤椒味儿很浓。这正中
下怀。用我那句笑话说，
“比不好吃强多了”。中国
人真是聪明，用鸡肉做香
肠，并归类到俄式风味，
智慧呀。值得称道的是巴
沙熏鱼，真的是地道的俄
罗斯风味。
面对这样的食品，还

是喝红酒或者从俄罗斯买
回的沃德克吧。只是口急
了，若是做一缶苏波汤，
那就正点喽。
凡此种种不是俄味但

胜似俄味，亦可聊慰晚餐
者我。不亦悦乎。

十日谈
老建筑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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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口袋里的世界级金奖 蓝 娟

    朴实的口袋和荣誉之间，形成了
强烈反差。前不久，复旦院士提着布
袋领回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照片
引起了热议。几乎在同时，我曾经写
过的一处口袋广场也荣获了世界级建
筑金奖。

把大奖装进口袋里，“永嘉路口袋
广场”藏在徐汇天平路街道一隅。其
建筑师庄慎评价为：我迄今为止设计
的建筑中被使用得最好的一个。

永嘉路位于上海老城核心地区，
周边分布着众多老住宅及旧改案例。
街道的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体———天
平邻里汇，其主院就是邬达克设计的
老建筑。在原本过于密集的空间下，
居民需要一个介于公共和私人领域间
的活动场所。通过对当地原本存在消
防隐患的两排旧里置换改造，口袋广
场应运而生。

看似稀松平常的居民公共活动场
所何以能够获此殊荣？同为建筑师的
师兄曾说过的一句话在我脑海适时飘
过：“人的价值一旦放进来，就可以倒
过来影响这个环境。”

永嘉路口袋广场或许就具备这样

的气质。
每一个慵懒的午后，永嘉路口袋

广场都是居民和宠物所共有的。他们
三三两两地在空地上玩耍或休憩，享
受着阳光带来的恩宠。而广场上随处
搬移的渔夫椅，则是居民自筹来的。
“可以挪动椅子，跟着阳光跑。”协助
打理广场同时也是这里一家咖啡店老
板娘的小棋告诉我。说这话不久前，

她刚刚向居民发出“椅子不够了”的
提醒，就得到了热心居民的赠予。口
袋广场似乎成为了居民们社交和共有
的一种体验环境，他们共同拥有，也
共同维护它。就连广场上的宠物，也
能分享居民和咖啡馆工作人员的友
善———他们一起照顾、喂养它们。

曾经，一位日本的建筑师对北京
胡同里居民共享的椅子感到过不解：
“虽然椅子是居民废弃的，放在胡同里
共用，但你不能搬走它。”流淌在中国

居民血液里的里弄情谊，似乎在口袋
广场的渔夫椅上得到了相似的体现。
事实上，不仅永嘉路口袋广场本身由
城市旧地块置换更新而来，口袋广场
深处的口袋咖啡也由一处旧工厂改造
而来，并逐渐成为了居民所渴望的城
市肌理。

口袋广场深处的口袋咖啡通常很
安静。和你坐下来一起喝咖啡的，常

常是穿着朴素来叙旧的居民，或者来
谈事业的外籍友人。这和诸多网红咖
啡馆的风格大相径庭。因为定位于居
民服务，店里的食物和咖啡都以饱腹、
平价为主，现烤的花生酱吐司简单但
异常香甜，是我每次来的必点品。“有
专门学过烘焙，但最终还是将拍板权
交给了居民。”口袋咖啡的选品、店
主、风格，似乎都将“融入居民生活”
贯彻到底。老板娘小棋衣着朴素，一
身棉麻的黑色连衣裙包到脚踝，而她

雇佣店员的标准也以人情味为首要考
虑因素。

对于小棋而言，选择经营口袋咖
啡店，也离不开人的要素。舍弃广告
公司高薪选择沪漂开设咖啡馆，小棋
却在首次创业时碰壁。“后来老客户帮
忙牵线认识，来到了这里。”小棋说。而
一旁的居民端着咖啡杯，对于小棋经
营口袋咖啡这件事，评价为：因为责
任。事实上，口袋咖啡的业务不仅仅
是售卖咖啡和食物，广场的文创活动
或日常维护，都是她工作的一部分。而
这，或许也是小棋“报恩”的一种方式。

广场上偶尔会有一些博主带着摄
像机来拍摄，这个时候不管是居民还
是咖啡馆工作人员都会出面提醒。
“媒体或者个人公益可以，但商业拍摄
则需要经过许可才可以进行。”口袋广
场，似乎已被视为公共的乐园。

疏野
唐子农

    疏野是什么？它许是
一滩湿地中的一脉野草与
野花，也可以是村口那一
棵拙弯的老树，抑或是那
旷野流云、溪水芦苇……
读朱屺瞻先生《癖斯

居画谭》 中有“吾爱其
野”一语，直抵我心：
“文人画的兴起，本有解
放的意义。但到了末流，
因袭成规，纤弱无
生气，‘野’字正
是对末流之‘文’
的反抗。吾爱其
野。”这是朱屺瞻
老的“爱野”观。“荒山
乱石间，几枝野草，数朵
闲花，即是吾辈无上粉
本”，犹记青少年时夜读
潘天寿先生的《听天阁画
谈随笔》的兴奋，至今仍
然每作精神上的引导。
最喜赵丽宏兄的“花

枝敲窗”语，这应该是诗
人眼中的疏野吧。“是谁
在敲窗？抬头一看，是一

枝桃花，风吹桃树，树枝
晃动，碰到了我的窗户。
枝头的桃花含苞待放，露
水在花蕾上闪动，早霞照
在花枝上，一片玫瑰色的

殷红……”
感谢诗人的生

花妙笔给我们捎来
一片生机，花开如
在眼前。

如今的都市大多是物
质丰盈，反有构成了对精
神的侵蚀的危机，吾也常
入瓮中。时作些精神上的
逃离是必须的，对我而
言，诗画的精神价值，正
在于此。

赋闲如我，生活庸
常，每和衣倒头而睡，偶
有半夜梦忆起少时宁静的
乡间光景。时而清晰，时

而残存，似断似连，如
同那斑驳的水墨卷轴，
散发着一种迷离的乡愁。

醒来茫然间提笔漫
写，却仍是画梦开始的
地方。笔下依旧还是那村
口的老梅，篱下的野花，
池塘的荷花……自娱的乐
趣是纵意挥洒，从有形至
变形，一张又一张，画纸
狼藉一地。
渐觉淋漓的水墨拂去

了尘封，破空而出的野拙
笔触，蓦然间唤醒了那久
违的疏野。

诗三首
华振鹤

         小酌
三两小味共君尝，

茶以为醪各引觞。

宾主尽欢成一醉，

楼前松下月华光。

偶染小恙， 卧中闲听
鸟语，聊以小夜曲目之，戏
为一绝
啁啾声里释烦疴，

哂问黄禽意若何？

不去园中争暖树，

却来窗下学情歌？

八六自述
休言我是老衰身，

强作尘间有用人。

行止随心求得意，

诗书寄趣自销魂。

白头犹且生奇想，

青鸟还将报再春。

诸事相看多未了，

尔今敢不打精神？

责编：徐婉青

    走在桥上领
略桥曾经的历史、

观赏桥的景致，展
望桥的未来。

琴心剑胆周慧珺
本 原

    1981 年，我陪老领导
宋日昌（“文革”前副市长，
劫难后复出，任市政协领导
兼市书协主席）参加几个解
放日报组织的活动，宋老跟
我说，他想请沪上几位以后必有发
展、有影响的书家也参加。
虽然不相识，作为晚辈当然同

意。其为高式熊、周慧珺、张森。
一天下午在活动之前，我于宋

老淮海西路（高安路与吴中路之间）
公寓中喝茶，上述三位相继进来。活
动时间尚早，一时谈兴甚浓。我讲，
本人小宋惭愧，受了牵连，外界讲小
宋与老宋有如何如何关系，其实是
扯淡，受此冤屈，老宋当向小宋有所
安抚。
宋老为人爽朗，顿发大

笑。当然当然，我写几句给小
宋，那写什么呢？
我少不更事，随口说，刚

从苏州采访回来，写张继的《枫桥夜
泊》吧。
即兴挥毫，最忌字多，若三四个

字了却，为最好。让老先生当场运笔
写一首诗，真是劳累。
那时纯真，老宋欣然。于是，高

式熊磨墨，周慧珺展纸，张森呈笔。
本人咿呀诵诗。书作毕，厅宇之内，

一片喝彩，鼓掌！四十出头的中青年
书家的周慧珺跟我讲：诗歌、书法意
境相融，实在太好，我要好好学习！
言语时，眼神真诚亦坚毅。
此书作，在我主卧室挂了五年。
也因此，周慧珺苦写、大写《枫

桥夜泊》，中日青年文化交流活动
时，因其书法作品大受欢迎，获评非
凡，居然一夜之间，慧珺先生写就数
十幅《枫桥夜泊》，赠与日本青年文
化代表，让代表团众人动容、泪目。

数十年，转瞬之间。
一次晚宴，我与周慧珺

同桌，谈及前天在玉佛寺，觉
醒大和尚引我至主殿旁室，
观读周慧珺书抄《金刚经》。

人家不知就里，问我感觉如何，我很
是高兴，读作品两遍，心中一震。其
沉稳端庄、坚定、独特，秀于外，敛于
内，书作有异彩。我笑笑，一时无语，
只是一片声言好。因为是老朋友，周
慧珺听至此按捺不住，紧盯着问，那
你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卖了关子。周先生你若先喝

三杯，我一定具体讲。
年岁已长，平素不太

喝酒的，大约为几十年前
的相识所感，居然于一筷
之间，自说自话，连喝三杯

白酒！
我大骇，亦大悦。说，读了你

三十多年的书作，我有感，但仅八
个字。“琴心剑胆，英雄气概！”顿
时满座热烈，其带来陪同的也是书
家的中年女助手霍地站起来使劲鼓
掌，众人皆为感染，也附和。周慧
珺几乎是同时，撑着桌子，强撑残
疾腿脚，半佝着起立，拿杯要求酙
酒，又是行云流水般，饮下三杯白
酒。
岂能延迟？我亦托杯同乐，此

举者不少，印象深者，时任文汇报
副总编辑陈启伟也豪放了一把。
现时，慧珺先生驾鹤西去，复

归道山。念及体魄上有疾的一纤纤
弱女子，竞六十多年之奋斗，成中
国书坛一标杆，为弘扬中华文化竭
尽全力，硕果累累，而独成以笔为
剑、仗剑天下之势，真是完美演绎
“琴心剑胆，英雄气概”！壮哉，美
哉！
是为祭。
辛丑十一月二十五子时

杂草
政 伟

    杂草丛生，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说来难以
置信，很少有人知道这杂
草是怎么长出来的，杂草
的种子又是怎么到土壤里
去的。没有人会细究这一
点，更不会有人对此津津
乐道。人讲的都是因和缘，
不除因，只除缘，问题永远
不会解决。


